
 
  

 
 

 

 

 

 

儿女英雄传
（三）

〔清〕文康 著



 
  

 
 

目   录  
 

第二十六回 舌如花立消侠气 心相印顿悟

良缘 ....................... 1
第二十七回 前言助奁伸情谊 故态怯嫁作

娇痴 ...................... 26
第二十八回 堂花烛顷刻生春 砚雕弓完成

大礼 ...................... 47
第二十九回 同心姊妹谈衷曲 素愿翁媪赴

华筵 ...................... 72
第三十回 菊宴双美激新郎 兰言一心攻

旧业 ...................... 98
第三十一回 娘子悄惊鼠窃魂 老翁醉索鱼

鳞瓦 ..................... 117
第三十二回 九公关心身后名 大娘得意离

筵酒 ..................... 141
第三十三回 庭训喜克绍书香 农功请同持

家政 ..................... 168
第三十四回 纨袴稳步试云程 寂寥闲心谈

月夜 ..................... 196
第三十五回 老人示棘闱异兆 公子占桂苑

先声 ..................... 223
 



● 儿 女 英 雄 传  ●  

─ 1 ─

 

第二十六回 舌如花立消侠气 心相印顿悟良缘 

这回书不及多余交代，便讲何玉凤他听得张金凤对他

说另有几句肺腑之谈待要合他从长细讲，他便把那一脸怒

气略略的放缓了三分，依旧搭撒着眼皮儿，说道：“你若

果然有成全我的心，卫顾我的话，就请说；要还是方才伯

父合九公说的那套，我都听见了，也明白了，免开尊口！” 

张金凤笑道：“姐姐又来了，难道姐姐没听见公婆怎

的吩咐我，我怎的回禀公婆？妹子此时除了这话，还有甚

么合姐姐说的？只是妹子说的虽是这套话，却合公公说的

有些不同。打头公公说的姐姐‘永不出嫁，断使不得’的

这句话，妹子此时更不必向姐姐再问原故，合姐姐再讲道

理；只知这事是断使不得，得遵着公公的话定了。至于妹

子又晓得些甚么，说起来可不能像公公讲的那样圆和宛

转，这里头万一有一半句不知深浅的话，还得求姐姐原谅

妹子个糊涂，耽待妹子个小。便是姐姐不原谅妹子，不耽

待妹子，那怕姐姐就打两下子、骂两句都使得，可不许装

糊涂不言语。就让姐姐装糊涂不言语，我可也是‘打破沙

锅璺到底’，问明白了，我好去回我公婆的话。这话得先

讲在头里。” 

姑娘这么一听，他这话来的比自己还皮子，只得绷着

个盘儿，说道：“既如此，请教。”张金凤道：“姐姐既要

我说，你我这些烦文散话都收起来，咱们只讲实在的。讲

实在的，第一，姐姐得看九公这位老人家。姐姐要知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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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是九十岁的老人家了，他老人家要不为给姐姐提亲这

桩事，大约从今日到他庆二百岁，也不肯大远的往京里跑

这荡。就算褚大姐姐夫妻二位合你我同辈，为姐妹都是该

的，他两个自然也为这九十岁的老人家跑上千的里地，作

儿女的不放心，所以才跟了他老人家来。姐姐替他两个想

想，一路服侍这么一位老人家，晓行夜住，渴饮饥餐，人

家得悬多少心，费多大神？通共算起来，人家都是为姐姐

一个人儿呀！ 

“再说，姐姐就得看我公婆。我公公去年遭了那等不

顺的事，无原无故，只为不会巴结上司，丢了官，惹了气，

变了产，破了财，还在县监里坐了两个月，出来依然是满

面精神，无烦无恼，据婆婆说，脸面儿比在外头倒胖了。

自从心里有了姐姐这件事，今年倒露清减了许多，腰里的

带子是我新近缝的，比去年撙进一寸多去了。我婆婆去年

这时候合姐姐初次见面的时候，姐姐还该记得真，说起四

鬓刀裁的，自从心里有了姐姐这件事，这些日子，左右鬓

角儿上竟有十几根白头发了。这也都是为姐姐。 

“讲到我爹妈，却不曾在姐姐跟前有甚么大好处。只

我妈从去年一口白斋直吃到今日，近来更添了半夜里起来

烧子时香。这个样儿的冷天，直橛橛的跪在风地里，举着

箍香，一面烧香，一面磕头，一直等手里的香尽了才站起

来。姐姐在里间屋里跟着舅母睡，大约就未必知道。姐姐

只想，我心疼不心疼？我爹是每月初一一荡前门关帝庙，

十五一荡前门菩萨庙。这要在内城住，出荡前门可费着甚

么呢？姐姐想，从这里去这是多远道儿？他老人家是风雨

无阻，步行去步行回来，还带着来回不吃一口东西，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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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儿水，嘴里不住声儿的念佛。这也都是为姐姐。 

“我只想着，姐姐万事都不必讲，只看这五位老人家

分上，无论有甚么样的为难，是怎么样的受屈，不必等妹

子求，姐姐也该没的说了。姐姐若果然没的说，妹子往下

千言万语都不必提，只给姐姐磕头，回复了公婆，就完了

事了。” 

这张金凤第一段话，主意就来得不弱。只因他一眼看

定了姑娘是个性情中人，所以只把性情话打动他。要说何

玉凤不曾被他打动，绝无此理；只是他心理的劲儿一时背

住扣子了，转不过磨盘儿来。只听他说道：“这话妹子你

就不讲，我岂不知？讲到这几位老人家，待我的光景虽是

不同，同一恩深义重。须放着我何玉凤不死，我今生能报，

便是今生；来世能报，便是来世。天地鬼神都听得见这句

话，我何玉凤绝不食言！要说妹妹你一定叫我把我的终身

大事去在人跟前去报恩，这可断断不能从命！至于你我，

我虽说是施恩不望报，你也切莫受恩便忘报。你可记得你

我在能仁寺庙内初会的时候，我待你也有小小的一点人

情？今日之下，你不想个方儿帮我罢了，怎的倒拿这话儿

挤起我来？妹妹，你莫非也略差了些儿？”说着，便把那

眉头儿一逗，眼神儿一足，便有个等要发作的样子。 

张金凤不等他发作，说话比先前高了一调。这个当儿，

安太太合褚大娘子只低言悄语在那边闲谈，绝不来管。张

太太忽然接上话了，说：“姑奶奶，你好好儿的合他说，

别价合他着急掰脸的啊！”张姑娘一面回答他母亲说：“这

事不与妈相干儿，不用你老人家管。”一面合姑娘说道：

“我张金凤只道姐姐把从前能仁寺的事忘了呢，原来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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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忘，这话倒好说了。只是妹子断想不到落得姐姐说我

‘不帮姐姐倒挤姐姐’的这句话。姐姐既这等说，大料今

日这亲事妹子在姐姐跟前断说不进去，我也不必枉费唇舌

再求姐姐、磨姐姐、央及姐姐了。只是妹子还有几句不知

进退的话，不得不交代明白了。为甚么呢？此时假如妹子

说了，姐姐始终执意不从，日后姐姐无的后悔的，妹子也

无的抱愧的。一个不说，倘然日后姐姐想过滋味儿后悔起

来，说道：“哎哟，原来如此！’一定说：‘当日别人不肯

多句话儿罢了，怎的张金凤他也不提补我一声儿？’那时

妹子可就对不住姐姐了。” 

他说着，把座儿向前挪了一挪，身子向前凑了一凑，

问着何玉凤道：“妹子先要请教姐姐，当初一日，我同姐

姐的妹夫玉郎两个人在黑凤岗能仁寺庙里双双落难，他的

一条命离见阎王爷就剩了一层纸儿了，我的一条身子离掉

在靛缸里也只差着一根丝儿了，那时亏了谁？全亏了姐

姐！姐姐非亲非故，横身出来，弹打了和尚，刀劈了众僧，

救了我两个的性命，便是救了我两家的性命，我两家生生

世世也感激不尽，报答不来！”张金凤才说到这里，何玉

凤便拦他道：“这是以往之事，与今日何干？要你讲这些

没要紧的闲话！” 

张金凤道：“怎么闲话呢？姐姐，‘盐从那么咸，醋打

那么酸’？不有当初，怎得今日？只是我想着，当初姐姐

既救了我两家性命，姐姐的心是尽了，事算完了，那时候

我替姐姐计算，真个的，就该尘土不洁，拍腿一走，那怕

玉郎他再撞见几个骡夫，我再撞见几个和尚，那是我两个

的定数难逃，姐姐于心无愧。我不懂，姐姐无端的把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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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强扭作夫妻，这是怎么个意思？” 

何玉凤听了这话，大是诧异，忙说道：“你这话问得

奇呀！那时我见你两个末路穷途，彼此无靠，是我一片好

心，一团热念。难道我有甚么贪图不成？”张金凤笑道：

“可又来！谁又说姐姐有甚么贪图来着呢？但是我想，我

那时候虽说无靠，到底还有我的爹妈；他虽说无靠，合我

还算得上个彼此。姐姐如今只剩了孤鬼儿似的一个人儿，

连个‘彼此’都讲不到，是算有‘靠’啊？是不算‘末路

穷途’啊？还是姐姐当日给我两个作合是‘一片好心、一

团热念’，我公婆今日给你两个作合是‘一片歹心、一团

冷念’呢？怎么倒招出姐姐一无这个、二无那个这许多累

赘来了？请教！” 

何玉凤道：“这个又当别论。”张金凤道：“喂！一样

的人，一样的事，你还是当日的你，我还是当日的我，他

还是当日的他，怎么又当别论呢？姐姐，你方才开口便道

‘一无父母之命’。姐姐合妹子都算不得读过书，‘父母之

命’这句书也还该记得，还得明白。这句书的下文是：‘钻

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原是比方作

官的话，本与女孩儿出嫁无干。就让扣着字面儿讲，说俗

了，也说的是一个女孩儿家，有爹娘在头上，要是不等着

爹娘许人家儿，自己就在墙上挖个窟窿儿合人家的男子偷

着对相看，相看准了，跳过塘去就跟了人家走了，连他的

爹娘合世上的人可就都把他看得轻贱了。这是孟夫子当日

合周霄打了一个‘莺莺跳过粉皮墙’的反《西厢》皮磕儿。

不是说爹娘没了，没有爹娘给说人家儿了，这一辈子就该

永远不出嫁。要都照姐姐这等讲起来，世界之大何止万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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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少说这里头也有一停儿没爹娘的女孩儿，只好都当

姑子去罢。那里给他找这些座姑子庵儿呀！ 

“要讲到姐姐身上，并且说不得‘无父母之命’。这

话怎么讲呢？假如我公婆在不曾替姐姐给叔父、婶娘立这

座祠堂以前，便合姐姐提到亲事，那无怪姐姐作难。如今

既有了这座祠堂，可是姐姐说的，便算姐姐的家了，这座

龛可也就算得是叔父、婶娘的住房了。我公婆亲自到姐姐

家，在他二位老人家跟前跪在地下求这门亲，这怎么叫‘无

父母之命’？姐姐要讲一定得他二位老人家显应。万事是

假的，姐姐只看方才玉郎同你奉主安位的时候，那阵风儿

不是个显应吗？方才我公婆行礼的时候，那香烛的一派喜

气，不又是个显应吗？” 

何玉凤听了这话，只管摇头。 

张金凤道：“姐姐，你必又是不信这些。请问，到了

你我三个人下拜的时候，那一缕香烟忽然的转成那个大圆

圈儿，凝结不散，把你我三个团团的围住，还要神气灵感

到甚么分儿上去？那个工夫儿就短了两位神主真个的说

一句‘姑爷请起’了。这是这屋里上上下下三四十人亲眼

见的，难道是我张金凤无中生有的造谣言哪，是独姐姐你

没看见呢，还是你也看见了不信呢？要说你又讲到你那些

甚么英雄豪杰不信鬼神的话，要知道，虽圣人尚且讲得个

‘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就让姐姐是个英雄，也不能

不信圣人，不信你的父母。” 

何玉凤道：“你到底那里来的这些没影儿的话？”张

金凤道：“就算我这话没影儿，等我说句有影儿的姐姐听。

我曾听见公婆说过，当日你家祖太爷临危的时候，你家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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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正怀着你，你家祖太爷把我公公合你家叔父叫到跟前，

亲口嘱咐说：倘得生个男孩儿，便叫他跟着我公公读书；

即或生个女孩儿，长大也要许个书香人家，配个读书子弟。

这话我公公在青云山庄也曾合姐姐说过，姐姐也该记得。

难道这也是没影儿的？细想那老人家当日的意思，未必不

就指的是今日的事，只是不好明说。老辈子的心思见识，

断不得错。便是叔父、婶娘现在，今日之下，我公婆上门

求这门亲，他二位老人家想起你祖太爷的话来，只怕还没

个不欢天喜地的应许的。然则方才那些显应怎见得不是他

二位神灵有知，来完成这桩好事？照这等说起来，姐姐不

但有‘父母之命’，还多着一层‘祖父之命’。这话方才我

公公指点的明白，姐姐不耐烦往下听，就算是‘无父母之

命’定了。 

“姐姐可记得你在能仁寺给我同玉郎联姻的时候，人

家辞婚，开口第一句说的就是‘无父母之命’阿！人家可

是父母现在，只因不在跟前，婚姻大事不奉父母之命，自

己不敢作主。人家的话却比姐姐说得响，理也比姐姐讲得

足。那时姐姐不依，三句话不合，扬起刀来就讲砍人家的

脑袋。请问，一个人有个不怕砍脑袋的吗？及至人家没法

儿了，跪下求姐姐开恩，姐姐这才喜欢了。就在那希脏坌

臭的和尚屋子里，桌子上搁了盏灯，说：‘这就算你父母

之命。’叫我们俩‘朝上磕头罢’。姐姐的话敢不听么？我

两个连忙就朝着那盏灯磕了头，算领了父母之命。究竟起

来，他的父亲——我的公公，还在山阳县县监里，他的母

亲——我的婆婆，还在淮安城饭店里呢。纵说那时候我的

父母算在跟前，倒底那是他的父母之命阿？这样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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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不奉父母之命，姐姐就可以硬作主张；姐姐站在自家

祠堂屋里，守在父母神主跟前，又有这等如见如闻有凭有

据的显应，还道是无父母之命！一般儿大的人，怎的姐姐

的父母之命就该这等认真，人家的父母之命就该那等将

就？这是个甚么道理？姐姐讲给我听。” 

姑娘还是平日那不服输、不让话的牌子儿，把眉儿一

挑，说道：“这个⋯⋯”不想只说了这两个字，底下却一

时抓不住话头儿。张金凤便问着他道：“‘这个’，那个呀？

姐姐听着罢，我还有话呢！姐姐方才又道是‘二无媒妁之

言’。我请教姐姐：倒底怎么是‘媒’，怎么是‘妁’呀？

我知道的是男家的媒人叫作‘媒’，女家的媒人叫作‘妁’，

这是个大礼。到了如今的时候儿，或者两家儿本是至亲相

好，请一位媒人的也尽有。再讲到咱们旗人的老规矩，我

听婆婆说起来，甚至还有不用媒人，亲身拿柄如意跪门求

亲的呢。讲到姐姐今日这喜事，不但有媒有妁，并且还请

得是成双成对的媒妁，余外更多着一位月下老人。姐姐不

信，只看今日祠堂里这行礼的次序就知道了。今日这个礼

节，讲远近儿，讲岁数儿，讲亲友，讲甚么也该让九公合

褚大姐姐夫妻二位先行礼才是，为甚么大家倒先尽我公婆

行礼？我公婆怎么也不谦不让就先行起礼来了？姐姐心

里明白不明白？”何玉凤道：“这是因伯父母替我家立的

祠堂，所以先请二位通诚告祭。你难道不知，要来问我？” 

张金凤道：“我知道是通诚，我知道通的可不是告祭

的诚，通的却是求亲的诚，等我告诉明白了姐姐。我公婆

的第一起行礼，那就是求亲；我父母第二起行礼，便是男

家请来问名的大媒；九公合褚家姐姐夫妻第三起行礼，便



● 儿 女 英 雄 传  ●  

─ 9 ─

 

是你女家的主婚大媒。现放着媒妁双双，大礼全备，这怎

么叫作‘无媒妁之言’？这话方才公公分明指点给姐姐，

姐姐也不耐烦往下听。姐姐想想，姐姐当日把我配给玉郎

的时候，除了姐姐合姐姐那把刀，那是他的媒？那是我的

妁呀？可倒别致，人家儿媒是拿把蒲扇，姐姐作媒是拿把

刀！一手托两家，当面锣对面鼓，不问男家要不要，先问

女家给不给。那个当儿，我家敢说不给吗？姐姐是恩人么！

及至把我家问得牙白口清，千肯万肯，人家这才不要了！

姐姐一怒，可就耍起刀来了。姐姐可记得，姐姐耍刀的那

个当儿，可是已经当面把我许给人家了，那时我只怕他那

个死心眼儿，姐姐这个天性，一时两下里合不拢来，姐姐

认真把他伤了。姐姐想，我该怎么好？我焉得不急？没法

儿，也顾不得那叫羞臊，跟着他跪在地下，求姐姐吩咐，

怎么好怎么好。姐姐这才没得说了，手里攧着把刀，奚落

了我们一阵，说：‘你们俩媒都谢了，还闹得是甚么假惺

惺儿！’这是我张金凤当日经过的大媒姐姐。姐姐强煞是

个黄花女儿呀！今日之下，我公婆恭恭敬敬给姐姐请了这

一堂的媒人来，就算我爹妈不能说甚么，不能作甚么，也

算一片诚心；褚家姐姐夫妻二位又是成双成对，再加上九

公多福多寿的一位老人家；大伙儿跪起八拜的朝上磕头求

亲，姐姐还不认是媒妁之言。请教，这比我们叫人拿着把

刀逼着成亲的何如？一般儿大的人，怎么姐姐给我作媒就

那样霸道，他众位给姐姐作媒就这等烦难？这是个甚么讲

究？姐姐说给我听。” 

何玉凤听了这话，渐渐低垂粉颈，索兴连那“这个”

俩字也没了，只抬起眼皮儿来恶恶实实的瞪了人家一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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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凤道：“姐姐说话呀！瞪甚么？我怄姐姐一句：‘不用

澄了，连汤儿吃罢！’等着我还有话呢。姐姐方才又道是

‘三无庚帖’。这庚帖，姐姐自然讲究的就是男女两家八

字儿了。要讲玉郎的八字儿，就让公婆立刻请媒人送到姐

姐跟前，请问交给谁？还是姐姐自己会算命啊，会合婚

呢？讲到姐姐的八字儿，从姐姐噶拉的一声，我公公、婆

婆就知道，不用再向你家要庚帖去。姐姐要说不放心，此

时必得把俩八字儿合一合，实告诉姐姐，我家合了不算外，

连你家也早已合过了。”何玉凤道：“今日你怎的清醒白醒

说的都是些梦话？” 

张金凤道：“我一点儿也不是梦话。我听见说，你家

叔父、婶娘从你小时候给你算命，就说你这八字儿四个

‘辰’字，叫作‘地支一气，土星重重’，将来是个有钱

使的命；要再配个属马的姑爷，合成‘天马云龙’的格局，

将来还要作一品夫人呢。这话姐姐要不知道，只问你家戴

嬷嬷。大约姐姐不用问，也不是不知道。要果然知道，更

用不着装糊涂。至于那些算命瞎生的奉承话儿，原不足信。

只讲叔父、婶娘当日给你算命，可可儿的那瞎生就说了这

等一句话，你可可儿的在悦来店遇着的是这个属马的，在

能仁寺救了的也是这个属马的，你两个只管南北分飞，到

底同归故里。姐姐，你算这里头岂不是有个命定么！你同

邓九公、褚大姐姐扭得过去，同我公婆扭得过去，你难道

还同你的命扭得过去不成？公公方才说：‘你要问庚帖，

只问他二位老人家。’说的正是这句话。姐姐不求甚解，

只说是无庚帖。 

“可怜我张金凤说婆婆家的时候儿，我知道甚么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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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铜’啊‘庚铁’呀！单讲我，还承姐姐问了问我的岁

数儿，也就没管我是那月那日那时生人。到了玉郎，要不

是我方才提他是属马的，大约直到今日姐姐还不知道他是

属鹞鹰的、属骆驼的呢！便没庚帖，我们受姐姐的好处，

也作了夫妻了。况且姐姐的庚帖不是没有，只是此时就请

姐姐看，略早些儿。姐姐如果一定要见个真章儿，少一时

自然看得见。我只问姐姐，一般儿大的人，怎么姐姐给我

说人家儿，这庚帖就可有可无？九公合褚大姐姐给你说人

家儿，两头儿合婚，有了庚帖还不依，这话怎么讲？姐姐

讲给我听。” 

张金凤说话的这个当儿，他母亲只愁眉苦眼的一声儿

不言语，坐在那里噗哧噗哧一袋跟一袋的吃那老叶子烟

儿。安太太合褚大娘子二人只管说些闲话，却是留神细听

张金凤的话，细看何玉凤的神情。只见何玉凤听了这段话，

低首寻思，默默不语。你道他这是甚么原故？ 

原来姑娘被张金凤一席话，把他久已付之度外的一肚

子事由儿给提起魂儿来，一时摆布不开了。他只在那里口

问心、心问口的盘算道：“且住！要讲算命圆梦，这些不

经之谈，我可自来不信。只是父母给我算命的这几句话，

却是的确有的。纵说这话不足为凭，前番我在德州作那个

梦，梦见那匹马，及至梦中遇着了他，那匹马就不见了。

并且我父母明明白白吩咐我的那个甚么‘天马行空，名花

并蒂’的四句偈言，这可是真而且真的。我那时便想到他

的名字是个‘骥’字，所以才留心回避，还不曾晓得他是

属马。要照张姑娘方才这话听起来，再合上父母给我托的

那个梦，算的那个命，莫非万事果然有个命定么？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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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何玉凤怎的这等命苦，要想寻条清净路走走都不能够！”

想到这里，不禁长叹了口气。 

张金凤道：“姐姐，叹气也当不了说话。我的话还没

说完呢。姐姐不用胡思乱想，好好儿的听着啵！姐姐方才

又道是‘四无红定’。讲到这层，这个话就可长了。在姐

姐想着，自然也该照着外省那怯礼儿，说定了亲，婆婆家

先给送匹红绸子挂红，那叫‘红定在先’，我也知道是那

么着。及至我跟了婆婆来，听婆婆说起，敢则咱们旗人家

不是那么桩事。说也有用如意的，也有用个玉玩手串儿的，

甚至随身带的一件活计都使得，讲究的是一丝片纸，百年

为定。要论姐姐的定礼，不但比这些东西还贵重，还吉祥，

并且两下里早放过定了。说不到‘四无红定’上。” 

何玉凤听到这里，心里道：“张姑娘今日只怕是疯了！

满算我教你们装了去了罢，我也是个带气儿的活人，难道

叫人定了我去我会不知道？这不是新样儿吗！”他只顾这

等想，却不由的口里要问，又苦于问不出口，说：“我的

定礼在那里呢？” 

只急得两只小眼睛儿来回的干转。张金凤知道他心里

有些诧异，笑道：“这话姐姐大概又是不信。方才公公说：

‘你要问红定，只问你的父母。’分明指的是神龛旁边两

个红匣子。姐姐不信，不耐烦，不往下听了么，可叫公公

有甚么法呢！” 

原来姑娘自从邓九公合他开口提亲，一时事出意外，

这半日只顾撕掳这桩事，更顾不及别的闲事。如今听了这

话，猛然想起，愣了一愣，心里说道：“是啊，方才我见

抬进那两个匣子来，我还猜道是画像，及至闹了这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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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没得斟酌这句话。他说这两个匣子就是红定，莫非那

长些的匣子里装的是尺头，短些的匣子里放的是钗钏？说

明之后，他们竟硬放起插戴来？那可益发是生作蛮来，不

循礼法！我可也就讲不得他两家的情义，只得破着我这条

身心性命，合他们大作一场了！” 

喂！说书的，你先慢来，我要打你个岔。可惜这等花

团锦簇的一回好书，这一段交代，交代的有些脱岔露空了。

这书里表的两个红匣子，就我听书的听了，也料得到定是

那张雕弓、那圆宝砚，岂有何玉凤那等一个聪明机警女子

本人儿倒会想不到此，还用这等左疑右猜？这不叫作不对

卯筍儿了么？ 

列公，不然。书里交代过的，这位姑娘虽是细针密缕

的一个心思，却是海阔天空的一个性气，平日在一切琐屑

小节上本就不大经心。即如他当日第一次的借弓，一心只

知保护安龙媒、张金凤的性命资财；第一次的留砚，只知

这桩东西是他安家一件世传之物，也如自己的雕弓一般。

更兼那时庙里闹了那等一个大案，也虑到那砚台落在他人

手里，上面款识分明，倘然追究起来，不免倒叫安家受累，

此外并无一毫私意。第二回借弓，在他以为是已竟转赠邓

九公的东西了，至于褚大娘子又把那块砚台随手放在他衣

箱里，也只道是匆忙之际，情理之常，不足为怪，所以然

的原故，却不是这位姑娘没心眼儿，他本没那些无来由的

私意，叫他从那里用那些不着己的闲心去呢？这却合那薛

宝钗心里的“通灵宝玉”，史湘云手里的“金麒麟”，小红

口里的“相思帕’，甚至袭人的“茜香罗”，尤二姐的“九

龙攧”，司棋的“绣春囊”，并那椿龄笔下的“蔷”字，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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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身边的“万儿”，迥乎是两桩事。 

况且诸家小说大半是费笔墨谈淫欲，这《儿女英雄传》

评话却是借题目写性情。从通部以至一回，乃至一句一字，

都是从龙门笔法来的，安得有此败笔？便是我说书的说来

说去，也只看得个热闹，到今日还不曾看出他的意旨在那

里呢。足下涉猎一过，又安得有如许的聪明？ 

然则这两件东西在案上放了半日，他也不曾开口问

问，打开瞧瞧不成？这可就得细听书里一路交代的情节

了。这位姑娘从五更头进门起，五官并用，片刻不闲，将

安好位，行过礼，谢了安老夫妻，站起身来，不曾转身，

邓九公辟面开口第一句就讲提亲的这桩事，大家一直嘈嘈

到此时，甚么工夫儿容他去问这句话、看这两桩东西？只

要这等通前澈后一算，就知这书不是脱岔露空了。列公，

莫讶惊，且听鸣凤。 

却说张金凤见何玉凤虽是在那里默坐不语，眉宇之间

却露着一团怒气，知他定为着这两个匣子说得含糊，猜不

透澈，有些不耐烦。这要搁在平日的张金凤，见了姑娘这

个神情，那里还敢合他抗衡？到了今日的张金凤，却同往

日大不相同。这又是何原故呢？一来，他自己打定主意，

定要趁今日这个机缘，背城一战，作成姑娘这段良缘，为

的是好答报他当日作成自己这段良缘的一番好处，便因此

受他些委屈也甘心情愿；二来。这桩事任大责重，方才一

口气许了公婆，成败在此一举，所以不敢一步放松；三来，

他的那点聪明本不在何玉凤姑娘以下，况又受了公婆的许

多锦囊妙计，此时转比何玉凤来的气壮胆粗。更加凡公婆

口里不好合他说的话，自己都好说，无可碍口，便是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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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翻了，今昔情形不同，也不怕他远走高飞，拿刀动杖。

这事便有几分可操必胜之权。他主意已定，趁那何玉凤不

得主意，他转拉了他一把，道：“姐姐，你且合我看看你

那红定再讲。” 

不想这一拉，却正合了何玉凤的式了，暗想道：“他

既拉我去同看，料想不到得安伯母拿着钗钏硬来插戴，这

事还有辗转。”他便跟着张金凤走到东边案上那个长匣子

跟前。张金凤也不合他说长道短，忙忙的揭开匣盖，只见

里边还包着一层红绸子包袱，系着个连环扣儿。及至解了

扣儿，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放的便是他自己那张砑金镂银

铜胎铁背、打二百步开外的弹弓儿，周身用大红彩绸扎了

个精致，两头弓梢儿上还垂着一对绣球流苏。此时他早悟

到：“那一匣不必讲，装着定是那块砚台了。”忙同张金凤

过去一看，果然不错。先急得他自己合自己说了一句道：

“我说如何！” 

他此时待有千言万语要发作出来，明一明自己的心，

只是一时不知从那句说起是头一句。重新纳下气去一盘

算：“这事当日本是我自己多事，然而我却是一片光明磊

落，事出无心。今日之下被他们无巧不成话的这等一弄，

弄得倒像我作得有意了。照这样作起来，我那青云山的‘约

法三章’，德州的深更一梦，合甚么防嫌，躲避，以至苦

苦要去住庙，岂不都是瞎闹吗？”相罢多会，眉头一皱，

计上心来，说：“有了！我不管他是生癣生疮，我只合他

们生‘癞’；我不管他是讲鸡讲鸭子，我只合他们讲‘鹅’！”

便向张金凤道：“岂有此理！这事可是蛮来生作得的？” 

才说得一句，张金凤不容分说，早小嘴儿爆炒豆儿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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